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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

——以湖北省 Q 村为例
*1

朱元

（南京农业大学，江苏 南京 210014）

【摘 要】：发展人的城镇化是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仅仅只是实现人从农村到城市

的转移，更要求农民工可以实现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，同时也要求农民工在思维意识、价值观市民化。

但由于农民工是“农民”与“市民”两种不同身份的叠加，导致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，解决好农民工身份

认同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帮助农民工市民化，更好地完成人的城镇化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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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

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历程，城镇化率从 1978 的不到 18%，到 2017 年的 58.52%，但是我国的户籍人

口城镇化率却只有 42.35，城镇化率的“剪刀差”折射出我国城镇化事业出现了质量问题。李克强总理指出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

农业现代化，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到 2020 年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60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%。

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，但是，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为“农民”和“市民”两种身

份，身份伴随着相应的地位、权利，并依据身份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和均等公共服务获得。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生

活，发生了职业转变、角色转换，但是他们的身份却仍旧没有变化。身份与角色的差异，导致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困境，而解

决好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，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到城市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。

2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

曼纽尔·卡斯特在《认同的力量》一书中将认同分为三种：合法性认同、拒斥性认同、计划性认同。具体到本研究而言，

农民工身份的合法性认同是指国家制度性界定的身份类别；拒斥性认同则是对自我内群体的身份认同，即对自己目前身份归属

的判定；计划性认同则是对自身未来身份归属的认同。笔者通过对湖北省 Q 村农民工的调查发现，Q 村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

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2.1 制度性身份分类的矛盾

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，从地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具有市民的特征，他们完成了从“农民”到“市民”的角色转变，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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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身份的外在表现形式。但是户籍才是个人身份的内在制度性设定，所以本质上，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。农民工一方面希

望可以继续扮演好自己工作的角色设定，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自己制度性的身份设定，而他们身份的内在制度性设定与其外在

角色设定不一致，说明了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困境。

2.2 目前身份归属的矛盾

个体在判定自己的身份归属时，不仅是其主观直接判断的结果，还是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的结果。笔者通过对湖北

省 Q 村农民工的访谈调查发现，Q 村表示自己的身份与留守在农村的村民不一样，认为自己的身份比他们高，但是与市民相比，

他们又觉得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较低、身份地位比不上他们。可以看出，Q 村农民工不认为自己跟普通农民一样，想表达自己跟

农民身份的不同，但是又认为自己比不上城市居民，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状态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目前省份归属的矛盾。

2.3 未来身份归属的矛盾

曼纽尔·卡斯特在《认同的力量》一书中表示，个体的计划性认同与拒斥性认同是否一致，是判定个体是否出现认同困境

的重要表现。笔者通过调研发现，对于 Q 村农民工而言，他们中的大部分表示自己未来想做城里人，但是他们同样认为由于城

市的房价、生活成本太高，城市不属于自己。不过他们表示自己不会离开城市，回到农村，因为“农村没前途，赚不到钱”。

理想中的未来身份归属与现实身份归属判定不一致，说明了 Q 村农民工未来身份归属出现了困境。

3 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原因分析

关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原因的研究有很多解释，笔者用社会建构论和社会认同论来解释。社会结构论认为社会是一个

不断变化的过程，而个体是在不断发现、不断认识中了解客观世界，并且从这一过程中发现自身，建构世界。吉登斯基于建构

主义理论，在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》中分析了现代社会自我认同的方法：个体在被社会结构建构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社会结构。

他还认为社会和个人展开了“生活政治”，个体最终会对自身进行反思性重建。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

者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3.1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

身份的自我认同是指“个体自我感知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占据的位置”。身份的自我认同是辨别“我是谁”的过程，是关于

自身归属的认同。吉登斯认为，“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其生活经验不断认识其自身，并在不断反思中明确自我概念。”针对

本研究而言，农民工身份的认同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。

3.1.1 乡土记忆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·哈布瓦奇认为对于社会群体来说，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，他将集体记忆定义

为“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。”在中国，农民千百年的农耕生活让乡土成为了他们代际传递的最深、最

原始的记忆。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，其务农时间越长、农村生活越丰富，他们关于乡土的记忆就越深，也越容易让他们对于农

民的身份产生认同。笔者在 Q 村调研时发现，农民工的乡土记忆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3.1.2 进城期望。农民工在进城前，基于已有信息的掌握会对城市生活有所期待，它承载着突破父辈社会阶层的梦想。农

民工在进城过程中完成了职业、地域、角色的转变，如果他们持有积极的进城期待，往往他们会根据具体的环境变化，调适自

己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思想，进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，更好地融入到城市。但是如果他们抱有消极、不切实际的期望，往往在

进城后因为现实中的种种问题，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会让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厌恶、抵触心态，这不利于

他们对城市产生认同感，不利于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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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城市体验。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的主要场所，与城市的频繁接触和互动有助于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。

但是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为环境的变化、角色的转变、观念的冲突难以融入到城市，这与他们进城前的期待有很大的差

距，他们此时往往会感觉到迷茫，甚至是否定自己或社会。他们突破地域的限制进城工作，更多地是接受城市文明的浸染，如

果在城市中体验到的成功，那么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到城市，有利于其对城市产生认同，有利于其市民身份的建构。

3.2 农民工身份的社会认同

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不仅需要自我找到“我是谁”来明确自己的身份，还需要通过“他者”的建构使之明确化，尤其是

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建构尤为重要。一个群体共同的身份特征在说明了“我们是谁”的同时，也界定了“我

们不是谁”。在城市的生活场域中，农民工与市民分别为不同的身份群体，对于身份较为模糊的农民工而言，市民的认同对于

他们身份的建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，认同的过程分为社会分类、社会比较、积极区分三个过程。

3.2.1 社会分类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，个体识别自己的身份群体的第一步就是依照社会分类，找到与自己有着相同特质的

人，并将自己置于该群体之中，群体分类的依据就是群体之间的“边界”。对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而言，他们的边界就是户籍

制度下的身份差异，而基于身份的差异可以导致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有所不同。在市民眼里，有“本地人”、“外地人”之分，

时常挂在嘴边的是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不同，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分类，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很难找到归属感，他们自

己很难培养主人翁意识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是赚钱的地方而已。3.2.2 社会比较。泰菲尔和特纳在社会认同理论中指出，

“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找到自己的群体归属，然后再对自己的群体内身份产生认同，并通过群体间比较来强化自己对群体身份的

认同。”市民与农民工属于不同的身份群体，市民往往会基于群体内偏好、群体外偏见以显示自己身份群体的优势，比如他们

认为农民工不如自己，会更认同自己城市主人的地位，这导致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大，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到

城市。

3.2.3 积极区分。个体在将自己归属于一类群体后就会产生群体内偏好、群体外偏见。如果偏见一直存在，那么强势群体

就会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弱势群体加以有意识的身份建构，建构出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集体文化特征，进而可能会导致文化排

斥与刻板印象。比如在市民与农民工群体中，市民群体往往会基于自己掌握的资源优势，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身份上的建构，比

如对农民工群体冠以污名。“老土帽”、“乡巴佬”、“盲流”等都是明显带有歧视的话语，而这些歧视性话语往往会使农民

工的自尊受到伤害，进而更加封闭自己的交际圈，很难融入到城市。

4 结论与建议

本文通过对湖北省 Q 存的实地调研发现，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，农民工在身份上往往会出现认同危机，具体表现在三方

面：身份分类的矛盾、目前身份归属的矛盾、未来身份归属的矛盾。而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态是由其自我、社会共同建构的，

导致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。比如农民工的乡土记忆、进城期待、城市体验都会影响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认同。而社会认同

方面，基于农民工与市民处于不同的身份群体，市民群体往往基于自身优势对农民工群体产生群体间偏见，导致农民工无法对

其市民身份产生认同感。

基于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分析，笔者认为应当从农民工主体、社会、国家三个角度来解决。首先，农民工应当增加自

己的社会资本、文化资本、经济资本含量。只有个体在整体素质上得到提升，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。其次，社会应当营造轻松

的社会舆论环境，对农民工群体多一些正面、客观的报道，让农民工找到主人翁的城市心态，才能对其市民身份更加认同。最

后，国家应当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、公共服务均等化，才能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身份“边界”，才能更好地让农民工市民

化。只有农民工、社会、国家三者共同努力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民工走出身份认同困境，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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